
提要：
隔天夫妇俩一起去了医院，这

一次又做了一次全身检查，和以前
的结果没有什么差别，两口子都很
健康，医生又给林君做了试管的方
案，让她去打促排针排卵。

第二天中午，胡迁跟刚刚返
回江城的黄青瑜见了面。黄青瑜
不能像躲工作组那样对付胡迁，
对这位黑道大哥进行威胁，让他
乖乖坐到谈判桌前来，本来也就
是她的计划和目的。这一对曾经
的情人见面，远远不像叶杨和孟
涵的重逢，他们之间曾经的情愫
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残忍
而冷酷的利益与斗争。

“你的头发真漂亮。”胡迁开
口。

“你这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

这是我身上唯一值得夸奖的地
方。”

“我只觉得一个快四十岁的
女人跟这样一头金发不太相配。”
胡迁坐下，表情漫不经心，但感觉
却是绷紧的。黄青瑜要求在她的
会所见面，他没有理由拒绝。他一
个人来的，进来的时候用眼角的
余光审视过周围的环境，没有什
么异常，这个女人也应该不会做
什么傻事。

“年龄的确是女人容貌的杀
手，但是我同时认为，权力也会随
着年华而去，这世上没有什么永
恒的东西，没有永远的市长，甚
至，很多时候不用等那么久，一次
行贿就足以葬送一位风华正茂的
市长。”黄青瑜赤裸地开始嘲笑，
她知道胡迁从前对陆虎城的投资

和现在的寄生。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胡迁

无 谓 地 一 哂 。黄 青 瑜 瞪 起 了
眼——— 他们彼此太了解了，她很
喜欢她现在的发式，神情间不经
意地流露出，而胡迁第一眼就抓
住了，现在用它来打击她。胡迁从
容地举手摸头，但是这个动作送
了黄青瑜反击的机会：“那么一个
不断整理自己头发的男人，是不
是也往往居心叵测呢？”

这就是他们的开场白，锋芒毕
露，针锋相对。胡迁看着眼前这位
昂着脖子，像只好斗母鸡的女人，
心中某处开始微微地疼痛，他决定
改变这种谈话的方式和气氛。

“我不是批评你——— 你不会
忘记我从来没有批评人的习惯，
我只是在提出一种可能。”胡迁叹
了口气，首先表示了屈服。他今天
本来也不是来跟她吵架的。还有
一个原因，他一向看不起女人，不
屑于跟女人纠缠，这种观念影响
了他对女人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换一个说法，他可以对付最厉害
的男人，比如陆虎城，但常常会拿

一个女人没有办法。
黄青瑜听懂了他的暗示，她

冷冷一笑：“我可以对工作组反复
无常，但要看是否值得我这样
做。”

“说说你的条件吧。”胡迁身
子前倾，做出认真倾听的样子。

黄青瑜继续冷笑，没有正面
回答：“十多年前，我年轻、漂亮、
有文凭，那个时代大学生的头上
还镀着一层金色的光环，可是，我
放弃了报酬优厚的工作，来到你
那个小公司，你以为我是为了什
么？可是你又对我做过什么？你占
有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间，我
对你要求过什么吗？”

“我欠你。”胡迁点头。“这十
年，你一帆风顺，不仅成了西川道
上鼎鼎有名的黑道大哥，生意也
做得风生水起，身家亿万，算是西
川商界一个角色，那么，我又向你
要求过什么？我甚至从来没有主
动跟你打过一个电话。”

“今天你好好算算这笔账吧，
一起加起来，看看我该付你多
少？”胡迁沉稳地说。

“你能付我多少？”黄青瑜轻
蔑地笑了，“你不动我、动华兴的
坏心思我就阿弥陀佛了。”

“我是想过向华兴融资，但是
现在，不需要了。我不欺骗你，我
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不用告诉
你是如何解决的，但是你应该相
信我这个人说出的话，就是铁板
上的钉。所以，从现在起，你就可
以完全忘了前几天我给你打的那
个电话。我连夜从云州赶回来，就
是为了告诉你，不要再胡思乱想，
也不要再做什么蠢事，这件事到
此为止，如何？如果你实在要一意
孤行，会给我惹大麻烦，也会给你
自己惹麻烦。这不是威胁你，我只
是在说一个事实。”胡迁缓缓地
说。

黄青瑜有几秒钟的发呆，她
盯着胡迁的脸，判断他说的是否
是真话，但是最后，她决定放弃这
种思考，因为她知道胡迁既然这
样说，无论是真是假，她唯一能够
做的，只有相信，然后静观其变。

提要：
陆战队排起了长长的队列，他们

一路路一队队从1081高地的下面通
过，每个人都把并拢的手指放在钢盔
或是兜头大衣的帽檐上，向沉睡在山
头上的中国人，向他们的对手致意。

提要：
世事总是这样变幻无常，

正像一个女人喜欢不断变幻她
的发式，这只说明一件事：这个
女人本身就是反复无常的。

原有的积雪被狂风吹得无影无
踪，而前进的道路又被新的积雪所
覆盖，陆战队走走停停，用了很长时
间才到达1081高地的山脚下。没有
枪声，没有喊声，也没有黄蜂般飞舞
的手榴弹弹雨，大地上一片安详。

里兹伯格团长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这种安详过于反常，中国人的
无声无息也叫他摸不着头脑。以基
本的常识而言，中国人不可能不向
1 0 8 1这个最后的关隘派出阻击部
队，他心里想也许有不同寻常的事
情要发生。里兹伯格命令他的陆战
队员加倍小心，占领山头上的阵地。

美国人终于小心翼翼爬上了山
头，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积雪覆盖的堑壕之中是一具具
中国军人僵硬的身体，他们一个挨
着一个趴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有
百十号人，都据枪而待，枪口全都指
向下面的道路，那是陆战队将要经
过的地方。这些中国人的衣着都非
常单薄，没有大衣，多数人还戴着单
帽、穿着单鞋。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
结成了寒霜，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
都挂着密集的细小的冰凌，微风拂
过，铮铮有声。

阵地上的中国人好像都睡着了，
听任美国人来到他们的身旁而无动于
衷，他们就那样趴卧着，每个人的武器
都已冻结在自己的手中，而每个人脸
上又是那样的神态端详。

这是些什么人啊？他们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他们为什么如此顽强，为
什么具备着这样非同寻常的意志力？

里兹伯格摇了摇头，虽然他不能完全
理解这些人，但是他知道他们都是些
无畏的勇士，是真正的军人。

里兹伯格微微并拢的手指在钢
盔的边沿上碰了碰，对着静静趴卧
在阵地上的中国人行了个庄重的军
礼，美国海军陆战部队的军礼。

里兹伯格对他的陆战队员们
说：“让他们呆在这里吧，不要打扰
他们。”

史密斯的陆战1师至此全部撤离
了冰雪长津，他虽然为此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但毕竟还是成建制将海军陆
战队从中国人的层层包围之中撤了出
来。史密斯在暗自庆幸同时也仍然心
有余悸，他知道他是经历了怎样的艰
难才离开的这个地方。

人声鼎沸的兴南港，史密斯少
将为战死的陆战队员们举行了最后
一次葬礼，200多名僵硬的士兵被集
体埋葬在他们即将放弃并永远也不
会回来的脚下的这个地方。

上百艘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和船
坞登陆舰等大大小小的舰船停泊在港
口和附近的海面上，头顶上是成群结
队的F-84和海盗式战斗机。远东空军
以及美国海军的战术战斗机在此期间
的战斗支援保有架数创造了新的记
录，12月1日为230架，12月10日为360架，
12月16日为318架，12月23日更是达到了
空前的398架……在强大的海空力量
的协同保障配合支撑下，得以顺利从
海上撤离。最后，史密斯下令用400吨
炸药炸毁了兴南港及其不能运走的全
部剩余物资，在火山喷发一样的黑云
烈焰中驶离了他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的
北朝鲜的东海岸。

回望风雪弥漫的长津湖，史密
斯心情沮丧。回想起与中国军队一
幕幕拼死战斗的情景，他的心里充
满了不安。在漫天的风雪呼啸之中，
中国士兵冲锋的呐喊好像依然回荡
在他的耳边，他们一波又一波前仆
后继进攻的场面也依然在他的眼前
浮现，挥之不去。史密斯摇了摇头。
这是一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理解的
可怕的军队，他永远也不要再与这
样的军队在陆地上碰面。

奥利弗·史密斯的目光无意间
停留在船舱的日历上，这一天刚好
是1950年12月24日，他们的圣诞节。

夫妻俩从医院出来，唐鹏拿着
各种单据道：“这人工的课真不便
宜，这账单已经很惊人了。”林君白
了他一眼，“唐鹏，你看你就是三句
话不改铜臭味，我们现在这是为了
一个生命，为了我们的孩子，提什么
账单呀，多没劲。”

唐鹏把单子一张一张叠得整整
齐齐，放入专门的文件袋里：“是，我
没劲，可我不是做财务的吗，最不想
见到的就是赤字，我是担心……”

“现在不还没赤字吗？”林君一
句话堵了过来。“对，我已经算过了，
我们的钱还够再做一次。”家里的账
一直是唐鹏在管，这些数字他可是
比林君清楚，想了想他又安慰林君
道：“老婆，你放心，实在不行，我每
周从安县回来都带点儿土特产贩卖
贩卖，赚点儿外快，怎么样？”

林君被他气得笑出声来：“瞧你
那样！”

唐鹏去了安县，而且这次是和
苏珊一起去，算一算，那两个人一起
在那边待的时间，要比现在林君和
唐鹏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林君是
相信唐鹏的定力，但是林君也记得
有一句老话，叫做日久生情。想着他
们两个单独在那边，林君的心里就
不踏实，恨不得自己的魂飞过去看
看。

这天中午苏娜请客吃饭，林君
赶紧把心里的郁闷和好友说说。

前一段她正跟那老台商互相斗
法，弄得不可开交之时，苏娜怎么也
没想到那老头子会态度忽然180°
大转弯，不但绝口不提离婚，而且还
对苏娜体贴了很多，乖乖回到了家
里。后来苏娜才知道，原来老头子之
前买了一个什么外国银行的股票，
大笔的资产都被套牢了，他那前妻
见他没什么油水，转头就把他甩了，
老头子只好灰溜溜地来找苏娜。

转眼第二次试管周期结束了，
林君这次又经历了一次失败，还好
以前培养的胚胎有剩，她又开始了
一个周期的奋斗。这周末唐鹏从安
县回来，洗了个热水澡早早躺在床
上。

林君换了睡衣，就在镜子前照
来照去，这衣服原来穿着宽松，可是
现在已经紧紧地贴在身上，她忍不
住转过身来问：“唐鹏，你有没有觉
得我最近胖了？”唐鹏躺在床上看
书，抬起头来看看她：“胖了？有吗？
还行。”

“是吗？”林君将信将疑，“我自
己看着觉得腰都粗了不少。你看看
我现在都成水桶腰了。”

“你呀就别琢磨你的腰了，想想
你都三十五了，还想着要和那小姑
娘似的，杨柳细腰赛笔杆呀！”唐鹏
说着放下书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林
君，“别照镜子了，你看你每天浪费
多少时间在镜子前面，看你自己的
时间比看你老公的时间还长，真是！
这要放在解放前，我可要，我可要那
个了。”

林君一瞪眼睛：“你要哪个了，
说来听听，你要哪个了？想要休了我
呢还是讨小老婆？啊？看不出你到安
县去了几个星期，胆子可没少长
呀。”唐鹏笑了：“我哪有什么胆子，
我的一颗红心不都向着你吗？你看
你，快，到床上来，老公出门都一星
期了，还不好好过来伺候伺候。”

林君的双手直奔唐鹏的痒痒肉
而去：“好，我来伺候你，我来好好伺
候伺候你。”说着，两人打闹在一起。
唐鹏却抓了她的两只手：“轻点儿，
轻点儿，别吓着我们孩子了，这两天
他刚放到你肚子里，还不太适应呢，
你这个做妈的稳重点儿。”

两个人嬉笑了一阵躺了下来，
林君看着唐鹏，笑而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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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日识一字

发音：yú
谐音：于
释意：1 .抬：“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其床以行。” 2 .带；

载。 3 .轿子。
用法：〈动〉1 .共同抬东西。果舁炮至。——— 清·徐珂《清稗类

钞·战事类》
2 .携带。因呼妻子舁金归之，乡里用是重之。———

《金史》
常用词组：舁夫(轿夫，抬棺者)；舁人(轿夫)；舁疾(有病勉强
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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